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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正在花雲平與阮英、唐鐵牛打算再去連雲庵的時候。　　外頭進來一個門丁：

　　「啟稟狀元，在店門外來了一個村姑，她說找您要來告狀。」

　　「嗯？你們沒跟她去說嗎？州官、縣官、本地父母官，代管墳頭三尺土，叫她到那裡去告哇，我現在是奉旨平山剿寇，不代理

民詞。」

　　「狀元，我們說了，她說她的冤枉特別大，非您誰也管不了。」

　　「這……好吧，把她叫進來。」
　　「是。」

　　不大會兒工夫，門丁領來一個年輕的姑娘。這個人哪，身上穿著一身洗了多少水的都透了色兒的藍布褲褂，下邊蹬著一雙家做

布鞋，頭上蒙著藍底兒白花兒的一個頭巾，在她腋下，夾著個小行李卷兒，低著頭就進了客廳。

　　「這是我們狀元。」門丁先作介紹。

　　「狀元大人在上，我給您叩頭了。」說著話就跪到那兒了。

　　周景龍說：「你不到州府縣衙那兒去告狀，來到我的公館鳴冤，不知你狀告何人？有什麼冤枉？」

　　「狀元，我的冤枉，非您誰也管不了，我有天大奇冤，冤深海底。」

　　「噢！你姓字名誰？」

　　「我……」這個我還沒等說完，啪！衝著周景龍，抬手就是一袖箭，這工夫，花雲平正挨著周景龍，依仗著手疾眼快，反應靈
敏，他發現下面是個刺客，用身子一擋周景龍：「狀元，不好！」說聲不好，這個袖箭也打出來了，沒打到周景龍的身上，卻打在

了花雲平的右肩頭，花雲平哎喲一聲，撲通就倒在那兒了。「小八義」的弟兄一看，「這是個女響馬，別讓她跑了！」

　　再看這個丫頭，由打下面騰地一下站起身來，把這小鋪蓋卷兒一抖，由打裡頭拿出一口柳葉單刀，縱身形，就往門口這兒跑。

　　「把門口堵住嘍！」

　　這丫頭叭！叭！叭！抬手又打出幾支袖箭，一縱身，就縱出了客廳的門口，一轉眼把差人又打傷了兩三個，全倒在地上了，這

丫頭就出去了，剛一出門口，正好碰上唐鐵牛，「啊，蓋嬌娘！」

　　一看正是高山上蓋世英的女兒蓋嬌娘。別人可都沒見過，就唐鐵牛認識呀，矬子把鐵棒槌拿出來了，說：

　　「好丫頭哇，我就這麼一會兒沒在屋裡，出去解了個手，你就跑這兒行刺來了，你看著棒槌。」

　　唐鐵牛擺著棒槌就照蓋嬌娘砸來了。蓋嬌娘擺刀相迎，和唐鐵牛就在當院打起來了。這時候由客廳裡這幫人全都湧出，阮英、

金貴、尉遲霄、孔生、徐文彪，就把這丫頭圍在當中：

　　「丫頭，你趕快服綁！」

　　這丫頭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舞著柳葉單刀是殺前擋後，殺左護右，她打了一會兒工夫，突然往兜囊一伸手，把迷魂手帕就掏

出來了，啪！往起一抖……
　　這幫人，早有預料，知道這丫頭身上有迷魂手帕，她手這麼一抬，大伙嚇得往兩旁這麼一閃，她一縱身，噌！就上了房了。緊

跟著唐鐵牛也飛上去了。

　　「小丫頭片子，哪兒跑？到這兒來就得把命留下，不然哪，你是跑不了的！」

　　唐鐵牛追出去有兩三棟房，再看這姑娘往兜囊一伸手，唐鐵牛就知道要壞，又要使那迷魂手帕，他奶奶的，迷魂手帕要是一抖

摟，我是非趴下不可，唐矬子馬上把身子一轉就趴在房上了，唐鐵牛心想：我把身子扭過來，我聞不著，就昏不過去。一轉身，哪

知道這丫頭拿的不是迷魂手帕，她由身上拿出來的是個走線飛抓，這個飛抓呀，像人手似的有五個鋼鉤，她把這東西扔出來，想把

唐矬子抓住拽到房下摔死他，刷的一聲，飛抓一出來，唐鐵牛正好一轉身，這一飛抓抓到矬子的後腰上，「嗨！啥玩意？」唐鐵牛

不知道什麼東西把他給抓住了，這姑娘，手上有套腕：「你給我過來！」蓋嬌娘就拽唐鐵牛。矬子他又粗又壯，分量又沉，他用兩

手摳著房簷：「我就不過去！」嬌娘手一使勁。嗤啦！把矬子的褲腰給拽下來了，把褲子給扯掉一大塊，「哎喲！黃毛丫頭，怎麼

那麼損，打仗還興扒褲子的嗎？你不害臊，我還害臊哪！」

　　姑娘一看，哎呀我的媽呀，這個矬小子……姑娘走了。
　　唐矬子再一看，姑娘沒有了。等下面這哥幾個上來，再想抓她，上哪兒抓去？唐鐵牛就蹦下來了。

　　「你們先進屋啊，我得換褲子。」

　　唐鐵牛到旁邊屋裡把褲子換好了，才來到中廳，這時把花雲平已抬到東廂房去了，雲平現在是面色發黃，嘴唇發青，中的是毒

藥袖箭。

　　弟兄們一個個束手無策，嗨！

　　尉遲霄、孔生一看，這可怎麼辦哪？急得來回直走，阮英說：

　　「三哥，這回行了，你上連雲庵報喪去吧！見了我七嫂，你跟她說明白，能來就來，不來呢，就算罷了，這個信兒務必給她帶

到，三哥，你快點去吧！」

　　「哎，那我這就去，反正這麼說吧，兩個人正別著勁兒呢！這人眼看要死了，也不一定能來呀，來不來在她，信咱們還得送。

「

　　唐鐵牛連跳帶蹦就來到了連雲庵，一進廟門，唐矬子就哭了：

　　「弟妹呀，我來報喪來了，弟妹呀！「

　　唐矬子由打前院直哭到後院，蛤蟆嗓，又癟又寬，牆外走道的都能聽著。陳清秋聽著好像是三哥的哭聲，趕緊把門簾一撩：

「三哥！「

　　「弟妹呀，我來給你報喪來了！」

　　說著唐鐵牛就進來了，陳清秋一看鐵牛這個樣子，心裡可就沒有底兒了：

　　「三哥，出了什麼事了？「

　　「弟妹呀，你不知道哇，蓋嬌娘化了裝，到我們公館去行刺，結果打狀元沒打上，把花雲平給打傷了，這一毒袖箭哪，雲平就

死了。「

　　這句話剛說完，陳清秋只覺腦袋轟的一聲，就坐到地上了。

　　「三哥，你說什麼？雲平死了？雲平他，真的死了嗎？」

　　「啊，不過還有呼吸之氣，不點兒不點兒了，眼看就咽氣了，看那意思，是等近人呢！」

　　「三哥，你說的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　　「弟妹呀，我當大伯子的，怎麼能撒謊呢？弟妹呀，我給你報喪，主要是給你送個信兒，不管怎麼說吧！你們倆不是好過一場

嗎，弟妹你不是愛我的老七嗎？你要是心裡頭還有他，就看他一眼，如果說沒有什麼感情，你不去也行。只能你不去，不能我不



來，我是來送個信兒，弟妹，我還得趕緊回去看看，給他入殮。」

　　「噢！」陳清秋聽到這兒，柳眉倒立，秀眼圓睜，蓋嬌娘啊蓋嬌娘，你好狠毒啊！你真能下毒手哇！

　　「好吧，三哥，你頭前帶路，我跟你下山，給雲平報仇！」

　　「弟妹，那麼說，你就不出家了。」

　　「我出什麼家？雲平死了，我就跟他去了，我活是花家人，死是花家鬼，三哥，你等我收拾收拾。」

　　陳清秋把雲巾摘下，鶴氅脫掉，換上自己原來上山的那身衣服，一身白綢子短衣，下面蹬上牛皮的小靴子，背背單刀，肋掛鏢

囊，把應用的東西全帶到身上，跟著唐鐵牛來到前院的禪堂，一見老尼就給她跪下了：

　　「師父，我要走了，大概您不知道來了兩三次的這幾個人是誰吧？這位是我三哥，她是大宋營之中的四品都尉，叫唐鐵牛。那

個小個不大，瘦小枯乾的，是招討使阮英，那是我的兄弟。我丈夫也是宋朝的將官，叫花雲平。他被歹徒賊人給打傷了，我要給他

報仇，師父，我要下山了，我給你磕頭，我這一出家，接著又一還俗，算是攪鬧了禪林靜地，給您也招惹了不少麻煩，神佛要怪罪

我的，師父，多替徒兒祈禱吧！我現在就要下山了，我要不顧一切，給他報仇雪恨！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孩子，你早就應該去，神佛怪罪，有我呢，我可以多念幾遍經，禱告禱告，你就快點起身吧。」

　　老尼心想，你一天不走，我這一天不能清靜。

　　「多謝恩師！」

　　陳清秋給師父淨修磕了三個頭，跟著唐鐵牛離開了連雲庵，來到了公館。

　　唐鐵牛到了大門這兒一告訴門軍快稟報，周景龍帶著弟兄們就迎出了大門。清秋一看狀元親自迎接，眼裡含著淚水，心情十分

激動。陳清秋說：

　　「狀元，您大駕迎接，我實是擔待不起，狀元萬福。」說著飄然一拜。

　　狀元說：「嫂嫂不必過謙，趕快請到裡面。」

　　陳清秋跟著周景龍，他們就走進了店房，陳小姐說：

　　「請問雲平現在哪裡？我要看看他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就在東廂房，走吧！大伙簇擁著陳小姐，像眾星捧月一樣，就來到了東廂房，一看雲平在床上躺著，身上蓋著一個

褥單，這是個熱天哪。陳清秋一看花雲平躺在床上，面色焦黃，嘴唇像靛葉那麼青：「花將軍！」

　　花雲平現在是一個只有一絲氣的死人了，蒙上一張紙就能哭了，呼吸細如游絲……
　　唐鐵牛說：「你別說，我兄弟這氣脈還挺長，弟妹呀，等著你呢。」

　　「三哥，你先不要說話，他傷在何處？」

　　「這不是嗎？在右肩頭，這個袖箭誰也不敢起，怕起出來死得更快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是毒袖箭，我們都不懂啊！」

　　「好吧。」姑娘趕快洗了洗手，沏點鹽水，來到花雲平跟前，一伸手把這只袖箭，「嘣」就給起下來了。然後把傷口洗乾淨，

用小刀子刮骨療毒，把隨身帶來的盛在小葫蘆裡的藥麵給上上了。然後給包紮完畢，陳清秋一看，雲平這個傷勢過重，因為時間比

較長了，上完藥在那兒躺著，還是一動也不動，清秋說：

　　「狀元，雲平這個傷比較重，光外敷恐怕見效慢，我還得給他用點內服藥，觀察觀察，到明天再說。」

　　「那好。」阮英說：「嫂子，把藥拿出來，我們給他灌藥，您呢，到旁邊去歇一歇吧！」

　　陳清秋搖了搖頭：「弟兄們，你們去歇著去吧，讓我親自守著他。」

　　周景龍一看說：「好吧，我們大家先出去，叫陳小姐靜靜地在這兒休息休息。」大家全出去了，姑娘慢悠悠地拿過一個羹匙，

掏出幾丸藥來，把藥丸給捻開了，水涼涼了。此時花雲平的牙關咬得還很緊，姑娘慢慢用筷子把牙關給撬開了，一點一點把藥給他

灌下去，姑娘就坐在他的身旁，靜靜地看著他，現在已經有一更多天了，姑娘到這連飯都沒吃，幾次有人來請姑娘去吃飯，姑娘說

什麼也不去，姑娘說：「現在我一點不渴，一點也不餓，等他的傷勢有了轉機，我再吃飯。」

　　大傢伙都很受感動，唐鐵牛說：「看見沒？這麼吵、那麼鬧，全是假的，現在這才是真的哪！咱們都走吧！」天哪！過了半夜

了，眼看就要亮天了，花雲平的呼吸才趨向均勻，呼噠呼噠，漸漸恢復正常，姑娘這個心才算放下了，「他總算有救了，可嚇死我

了。」

　　天剛蒙蒙亮，弟兄們全來了，陳清秋在那兒還直打瞌睡，不敢睡著了。「嫂嫂，您該去歇一會了，喲！我哥哥可是大見好。」

陳清秋臉上有了笑容，「他可能是活了。」

　　「花哥哥，花哥哥。」阮英在旁邊喊他，花雲平就像睡醒了似的：

　　「我這是怎麼的了？「

　　陳清秋啊，趕忙站了起來，轉過身：

　　「阮賢弟、眾兄弟，我該告辭了。「

　　花雲平也愣了，怎麼陳清秋也在這兒啊？

　　阮英說：「嫂子啊，您上哪兒去呀？您累壞了，快請旁邊屋，先休息休息，喝點水，這一天水米都沒沾唇哪！「

　　清秋的眼圈紅了，她沒敢掉淚，怕大伙看見，她轉身就出去了。唐矬子就跟出來了：「弟妹呀，上這屋歇會兒，你就是真要

走，也得緩緩乏兒再說呀！……」
　　此時，雲平就坐起來了，阮英跟周景龍把前後的經過跟他講說了一遍。雲平聽完，深受感動。人非草木，豈能無情？

「這……」
　　阮英說：「哥哥，小姐待你好幾次救命之恩啊，沒有小姐你死了幾個死了？現在可就看你怎麼辦了？「

　　雲平說：「這小姐肯定生我的氣了。」阮英說：「花哥哥，你趕快上旁邊屋去，給我嫂子去正兒八經地賠個禮。」

　　周景龍說：「兄弟啊，你快去吧。」

　　花雲平趕忙下床，來到了旁邊屋裡，陳清秋在那坐著正掉眼淚呢，有人把飯菜給端來，給姑娘沏了一壺茶，姑娘也沒喝水也沒

吃飯，弟兄們跟著也都全進來了。有的叫嫂嫂，有的稱弟妹，都說：

　　「別難過，吃點東西吧！」

　　花雲平看著小姐說：

　　「陳小姐，我對不住你，你待我的救命之恩，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，小姐，你不要生我的氣。」

　　姑娘連頭也沒抬，抽抽達達還在那兒哭……
　　周景龍衝著弟兄們使了一個眼色：「都出去！」

　　嗯嗯，都明白，矬子第一個先明白了：

　　「咱、咱上外面先溜達溜達，這屋裡有點悶。」

　　這幫人全出去了，就把花雲平自己留到屋裡了。花雲平走近一步說：

　　「陳小姐，你還生我的氣嗎？我知道，你是個好人，我對你過去估計錯了，小姐，你就不能諒解我嗎？我這裡給你賠禮了。」

　　花雲平這邊賠禮，姑娘把臉轉到那邊，雲平等過來再一見禮，姑娘把臉又擰到那邊去了就是哭。



　　「小姐，你還不出氣嗎？小姐，你要再生氣的話，我花雲平就給你跪下了。」

　　雲平說著撲通就給姑娘跪下了，雲平這一跪，陳清秋就放聲痛哭，跟著也跪下了，趕忙把花雲平給攙扶起來，「花將軍啊，你

真是我的冤家……」
　　雲平說：「小姐，你要還生我的氣，我就不起來了。」

　　陳清秋說：「我還敢生氣嗎？……窗戶外面人早就堆滿了，尤其是唐鐵牛這樣的窗戶眼捅得挺大，早就看清楚了：「行啦，這
回一天的雲彩滿散－－晴啦！」這叫花雲平一跪解前仇，夫妻和睦了。

　　周景龍說：「前面擺好酒宴，慶賀他夫妻和睦，把陳小姐請到中廳來，給我嫂夫人接風洗塵。今天大家要好好痛痛快快喝上幾

杯。」

　　狀元一聲吩咐，酒席擺好，他們讓花雲平、陳清秋並坐在一起，大家舉杯敬酒，談笑風生。席間，周景龍就提出來了，打算給

他們夫婦完婚，但是陳清秋執意不肯，她要先破藏軍山，然後慶團圓。

　　阮英說：「好，陳小姐，您這叫先國後家，令人欽佩。不過藏軍山上蓋嬌娘這個小丫頭的迷魂手帕十分厲害，聽說非您誰也破

不了。」

　　陳清秋說：「弟兄們，嬌娘是我的親師弟，我們倆是一個師父教的。」

　　周景龍說：「你的師父是哪一個？」

　　清秋說：「我們的師父是當年梁山神醫安道全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您怎麼不早說呢？鬧了半天您是梁山老前輩的弟子呀。」

　　姑娘說：「我現在說還晚嗎？「

　　阮英說：「既然您與蓋嬌娘是師兄弟，這個事兒可就有點兒不大好辦了。」

　　清秋說：「你說錯了，我們倆是師兄弟，這事就好辦了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怎麼好辦了呢？」

　　清秋說：「我打算借著我與她這個師兄弟的關係，打入藏軍山，做一個內應，把山寨上一切情況摸清楚，等時機成熟了，裡外

夾攻，一舉而全殲山上歹徒，不知招討使意下如何？」

　　阮英一拍桌子：「好！七嫂真是巾幗英雄！不過……」
　　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　　「山上多是些刁鑽之徒，您隻身一人，打入匪穴，只怕萬一有何不測，不好脫險。」

　　陳清秋說：「我有蓋嬌娘做我的掩護，且又武藝在身，他山上眾人豈奈我何？就是萬一有了什麼閃失，我也能隨機應變，脫險

下山，招討使與狀元盡請放心。」

　　周景龍說：「如此說來，他日山破，當給姑娘首記頭功。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就是不知道花哥哥放不放心？」

　　花雲平這陣兒就是心裡不願意，也得硬挺著，「為國報效，我哪能拉她的衣裳襟哪！」

　　阮英說：「要這麼說那我可就要讓陳小姐上山了。」酒席散後，阮英又特地囑咐了陳清秋幾句，讓她上山之後，把殿步雲，時

長青的情況摸清，找出破山之路，弄明珍珠冠的存放之處……囑咐完了之後，這才委托花雲平，送姑娘上山。
　　花雲平跟隨著打扮好了的陳清秋就走出了安平鎮，送了一程，又送了一程，這陣兒花雲平才說真心話：

　　「小姐，你上山，我真有點擔心。」

　　「擔心什麼？」

　　「擔心你的安危，山上那是虎狼居住的地方，稍有不慎，就會引來殺身大禍，再者說，你年輕貌美，他們山上又有許多好色之

徒，恐怕也要給你招來麻煩……」
　　陳清秋說：「我還貌美嗎？這麼貌美沒打動花將軍。」

　　花雲平說：「其實早就打動了，只不過我沒露真心話，現在你真要上山，我可有點真不放心。」

　　陳清秋嫣然一笑說：「你放心吧！憑我一身武藝，他們也奈何我不得，我也多加著小心，萬一不慎要有失節之危，我就一死了

之，決不能敗壞花家門庭。」

　　姑娘說著話由打後背抽出單刀，把自己的青絲髮割下一縷來：「花將軍，你把我的青絲帶到身上，你我是結髮的夫妻，我若死

了，就以它為念吧！你放心地回去吧！」

　　雲平說：「小姐，清秋，你要加萬分小心，千萬多保重，你若作了劉蘭芝，我便作個焦仲卿。」

　　清秋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說：

　　「花將軍，我走了，等成功之後，再慶團圓，等著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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